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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10 

訪談對象：邱毓斌（台權會副會長） 

口訪日期：2012 年 11 月 30 日 

口訪地點：高雄台權會南部辦公室 

訪 談 人：嚴婉玲 

 

我是1967年生，高雄市人。1986年雄中畢業到台北讀中興法商學院社會系

，1991年進清華社人所，1995年當兵，退伍之後到中華電信工會，2000年進全

產總，2000年底出國，中間（2005-2008）回來生小孩，2010年拿完學位回來。 

我第一次參加的街頭運動就是1987年台權會的二二八運動。那時大學有審

稿制度，學長姐對審稿制不滿，轉而做地下刊物，被禁，我從那裏看到背後的

學生權利、學生自治的問題。因為社會被政治所束縛，就會看到越來越多問題

，像大學法、國會全面改選、農運也在那時候開始，那時的學生運動就是這樣

起來的，我的研究所論文就寫南部幾個工會。勞支會在1991-1995年想轉型，那

時是新潮流的外圍，第一次用非新潮流的年輕人，像鍾維達、黃泰山，我也有

去當義工。我在1991、1992年就常去台權會。那時幾個學弟先去台權會工作，

銀行工會全聯會秘書長韓仕賢第一份工作就是這個，還有石德隆。那時陳菊是

秘書長，台權會、勞陣募款餐會我都會幫忙。 

2005年回來生女兒，沒多久就接到黃文雄的電話說，你要不要來當執委？

就一直當到現在，回英國有停了一屆。我對台權會都沒有積極參與，因為地緣

不在台北。我記得那時候集遊法修法聯盟是我提議的，民進黨執政雖然中央態

度好一點，但地方警察對集會態度還是因人而異。我認為台權會應該要關注這

個議題，2005年開始有去想這件事，2008年陳雲林來，就多少有點幫忙。其實

Peter那時找我，是希望人權的向度可以更廣，以前比較著重政治或司法人權，

希望可以多談社會人權，我大概就是多談這部份，包括兩公約的部分我就有給

一些意見，再來就是組訓。還有就是參加正式會議、非正式會議、寫文章之類

的。 

蘇案在2007年又被判死刑，狀況不好，我就更覺得人權應該要更多人知道

，那時真的跑了十幾場座談，我覺得有做效果就會出來，你就是講給十幾個人

聽，這些人就會知道。我們有自信，給我們半小時一小時，你就會站到我們這

邊。 

去年年底執委會在會員大會提案說要成立南辦，我就覺得說應該要多辦人

權的教育，過去是出了淡水河以南就沒什麼機會，郁琦在這邊主要辦了很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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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動。第一年比較著重在社會教育，在各大學安排課程、講座，找北部講師

下來。 

過去跟現在的台權會世代不同，所以過去那些成員他們對於台權會支持，

但現在要他們支持無國籍人士之類的人權議題，大概也沒那麼大動力。南辦等

於跟以前是完全沒有連結的，是以台權會現有的基礎來設立的，以前是分會，

有設執委，現在這裡就只是辦公室。 

南辦這邊目前沒有主動接個案，除了作教育之外，也希望能關照南部的人

權議題。我覺得南部可能更不認識也更不注意人權，可能要跟其他議題結合，

例如移工，這些要弄，都需要更多人力。高雄是工業化都市，有很多議題，而

且我覺得高雄社運環境比台北好，像地球公民基金會這麼大，總工會那麼多，

台權會要發展議題，要跟這些團體合作，我不覺得一定是要來這邊打知名度，

打江山，要找一兩個議題投入，像311週年高雄的反核晚會，就是郁琦在做，這

也是人權議題。我估計這部份可能未來半年內還會是這樣。 

我雖然掛副會長但我會尊重秘書處，因為我們自己做執行長的時候，都會

覺得沒被人尊重，所以現在要尊重人。台權會每年一月會組訓，大家談今年的

目標，短期內我覺得教育工作還是最重要的，我們沒有做就沒人做。像教育局

裡面的各種輔導團、社會科裡面都可以去動，不要只是靠教育部人權教育的脈

絡，要改就是全部都要改，不要只限在一個脈絡。我希望繼續加強在教育的部

份，至於倡議我倒覺得還好，先和在地團體作networking的工作。 

南辦接個案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有法律系的學生來研究，比較近的就

是成大但還是嫌遠一點。台權會今年有四個南部執委，楊嘉麟在高師大性別所

，成大的李佳玟，還有管中祥。管中祥本來是媒觀董事長，他找我去當媒觀董

事，我就找他來參加台權會。 

2008年不是台權會叫我來幫高雄場野草莓的，是高雄的學生邀的，但我跟

台北一直有聯繫。南部沒有什麼重要個案，我大概兩個月去開一次執委會。台

權會的內部運作，我覺得秘書處人不夠多，因為事情太多，人力不夠，loading

太重，研究不夠，就大量仰賴執委，但執委也不是專職，所以這會有落差，這

個落差會造成組織運動能力的下降，內部就是秘書處會抱怨執委不積極，但執

委也不是故意的，這對組織都不好。 

台灣的人民團體，規定理監事不能擔任領錢的職位。如果按照嚴格規定，

決策機構是執委，秘書處是列席，但平常事情是他們在做。這個是國民黨留下

來的制度，根深蒂固讓每一個團體執行，像地球公民辦成基金會就不用傷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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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那類事情，就變成專職導向，我沒有正式提過這問題，但我覺得這個

是要去想的事情。不過台權會主要的問題不是這個，因為我們會議是秘書長在

主持所以就還好，現在只是人不夠多，要請什麼樣的人進來，也是決定接下來

的事情要做哪些，我覺得主要在做的人讓他們自己決定。 

台權會這幾年南部募款很靠蘇建和，他走到哪就呼籲大家捐款，例如賣畫

都是靠他，當然他自己也有興趣。台權會在南部應該有三個募款來源，一個就

是舊的支持者，當然有可能因為政治情況變動而流失，像紅衫軍那一年就很難

募。另外就是蘇案，還有歷屆執委的人脈，這個比較不會有變化。 

我覺得每一個議題要不要搞是大家集體決定，如果大家拜託你當會長，你

想要決定，大家支持就好啊，反正搞過必留下痕跡。像吳豪人長期關注原住民

，像賴中強關注兩岸，但都會進到執委會討論通過。原住民的議題像哈凱部落

的個案一進來，我們有前幾年的經驗，那就可以快速的處理。人權的議題就是

人的問題，概念很廣，但這對秘書處人員是一個負擔，可能覺得什麼都要管，

所以前幾年的組訓，我建議是你可以什麼事都不要管，把自己的事做好。人就

已經不夠了，以前管過的問題，人家就會來找，再加上現在的問題，就會很累

。台權會沒有規定一定要管什麼，希望可以把業務單純化，專注在幾個方向就

好，重大的事情來的時候再去處理。 

包括像陳雲林來，發生野草苺，我都覺得台權會可以不用管太多，那些事

情社會已經有人會做了。我覺得吳豪人任內介入樂生是最漂亮的一件事，把樂

生整個議題熱度拉高，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把他搞起來，這種就很棒。 

蘇建和他們環島第一站就到高雄，就去到郭大哥那邊。那天剛好吳寶春的

店開幕，在市政府對面，我們這邊十幾台腳踏車，對面卻好幾排人潮。這種議

題在南部都不是大波大浪，但就是慢慢累積、聯繫更多人。以前一些在地的團

體不會覺得自己跟人權有關，蘇案第一次來是2010年，這次再來，人氣就不一

樣，慢慢結合一些人，有工會、婦女團體、人本的人，朋友慢慢交，慢慢累積

一些對人權比較支持的人，他們平常可能不那麼積極，但平常不累積，有事就

不會有聯繫，郁琦現在就做很多鄭性澤的案子，她下來就找張娟芬跟廢死的人

來演講，演講時她會跟著，跟久了就可以自己講，網絡也多了。 

南辦跟地球公民就很平順的合作例如反核，明年也會繼續做。台權會在北

部，那裡環境比較容易緊張，在南部我覺得可以合作就一起，不行就算了。台

權會的募款餐會除了餐券還有專案募款，我們會視那一年的重點是什麼，例如

廢死，從2003年開始是重點，另外有人權出版品專案等等。樂生那兩三年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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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大家現場舉手捐款。這些人捐錢，第一他們是台權會支持者，第二他們

會支持台權會去做這件事。 


